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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核物理五十年

（本文经原工程物理系核物理专业的部分教师回忆整理而成，全文分两

部分，文革前部分由齐卉荃执笔，文革后部分由尚仁成执笔。）

一．实验核物理专业的建立和发展（文革前）

１９５５年１月中共中央作出发展核工业的决定。高教部于１９５５年９月组织了一个以蒋南翔为团长，周培源、钱伟长、胡济民等为团员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访苏，了解苏联有关核科学专业及其他尖端专业办学情况。回国后提出建议在清华大学建立工程物理等十个新专业。工程物理系最初是参考苏联有关专业设立的．全系设天然性及人工放射化学工艺学，实验核物理，同位素分离和反应堆设计与运转四个专业。下面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几位老教师的共同回忆写成的实验核物理专业建立和成长的主要情况，把它献给专业建立五十周年。

起步

　为了加速新专业的建设，１９５５年秋从电机，机械等系抽调二、三年级的优秀学生组成物八班（１９５８年毕业），物九班（１９５９年毕业），同时以机械系的名义在全国招收首届新生（物０班）。

　１９５５年底党组织找齐卉荃谈话，说清华要建立工程物理系，为我国刚刚起步的原子能事业培养人才，这是一个尖端而保密的新专业．让她去筹建实验核物理专业．后来又调了１名实验员帮助作建立核物理实验室的前期准备。起初由于保密要求，无法向校内外专家请教，真不知道从何下手，直到后来拿到了苏联的一份核物理实验教学大纲和它提供一些参考书，才开始较有针对性的准备起来。１９５６年暑假后从北大技术物理系（新建的核物理专业）毕业生和其他学校物理系的毕业生分配来九名学生，又分来实验员二名，学校又将化学馆四楼的几间教室给核物理专业作为实验室，实验核物理组就算正式成立了。

　物八班的专业课是请校外有关专家讲授的。没有学过专业课的年轻教师们也去听课，并为物九开课做准备．陈泽民半年后就为物九讲了核物理导论课。

开实验课工作量和困难都是很大的，组内绝大部分人都去准备实验。由于原子能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比如说准备核物理实验，首先要试制探测元件，请刚从浙江大学调到物理教研组的真空专家何增禄教授（他先是兼管我们组的工作，后来就调过来了）先指导玻璃工做玻璃真空系统，再试制ＧＭ计数管，然后再用它作有关计数管的实验。为了准备闪烁探测器的实验，就先到北大和北京综合仪器厂学习试制碘化钠晶体，而这两单位也只是在试验之中，尚未成功．就这样每人分到一个实验题目，各自千方百计想办法去完成。终于在一年之后为物九开出了第一批核物理探测器方面的实验。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学校请到了苏联哈尔科夫工学院副教授瓦采特（剂量防护专家）作为工物系的顾问并对实验核物理组进行指导，工作时间为１年。

　１９５７年将刚从苏联回国的张礼副教授调来工物系工作，他为我们开出核物理理论课。

　１９５７年暑假后又提前抽调了物八班的三名同学到实验核物理组，１９５８年又从物九班提前抽调了三名同学，同时还分配来了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的物理系毕业生两名充实到实验核物理的队伍中。

　物九的第二批更复杂的核物理实验和毕业设计等就都是由实验核物理组这个年轻的集体完成的。

　１９５８年当物０级的学生进入专业时全部课程就都由我系人员自己开出了。实验核物理组负责开出的核物理导论，核物理探测器与实验方法以及核物理实验课，除了本专业学生要学习外，还为全系其他各专业开了另外一套学时较少的专业基础课。初步满足了为培养原子能事业的技术人才对实验核物理组的要求，可以说实验核物理专业初步建成。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１９５８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１９５８年毛主席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全校都在积极贯彻。当时工程物理系一下子就建立了８０１、８０２、．．．．８０７，七个工厂。实验核物理组，建了８０３厂，一个生产各种探测器的厂，包括α、β、γ计数管和BaF3中子计数管，电离室等气体探测器和NaI（Tl）晶体、液体闪烁体、塑料闪烁体等各种闪烁体。这些都是教师带着学生从＂跑材料＂，建立设备到试制，“全面开花”，个个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分昼夜，千方百计的完成各自的任务．虽然大部分只是试制出了一点样品，但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受到了不少锻炼。随后又分配来了复转军人和实验员由少数教师指导他们学习掌握了其中一部分探测元件的制造，并不断改进后作为产品继续生产，实验室使用的α，β，γ计数管都是８０３厂生产的。另外一部分作为毕业设计的选题和科研内容继续研究，其中一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例如，堆用电离室（下面还要进一步说明）。

１９５８年９月至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苏联托姆斯克工学院副教授别尔金作为核物理组的专家为我们讲了光核反应和中子核反应课，当时还有近代物理研究所，北大等有关专业人员参加了听课和课堂讨论．为了提高讲课效率，并培养年轻教师，苏联专家提前一两天把讲稿交给一位年轻教师，她（他）翻译好后，第二天在课堂上讲，专家坐在下面，随时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在别尔金讲义基础上加入了我们的一些工作成果，又请张礼写了光核反应的理论，最后在苏联和我国同时出版了＂低能光核过程＂专著。另外还由青年教师集体编译出版了《中子物理》专业教材。

科研工作也逐步展开。科研方向有三个：一个是光核反应，一个是中子物理，还有一个是β能谱学．光核反应研究是别尔金专家指导我们在从苏联进口的电子感应加速器上进行的，先从研制（γ，n）反应所需的中子探测器和高能γ剂量仪开始．准备性的工作完成后，由于加速器一直未调整好无法得到可靠成果，后来形势变化，工作没有继续下去．

中子物理原来准备在核反应堆上进行。１９５８年经中央同意，要在清华大学建立核反应堆．因此，一方面对我们提出了试制控制反应堆用的电离室的要求，另一方面反应堆又是我们作中子物理研究的中子源，所以这两方面的工作就都开始了。关于β谱学的研究，也是从研制设备开始，先后制成了纵向和横向β磁谱仪．并在科学院梅镇岳教授指导下作了一些β谱学的工作。

　　以上的科研工作，都有学生以毕业设计的方式参加，在＂真刀真枪＂作毕业设计的指导思想下，不但学生受到了很好的训练，而且他们也成为科研中的重要力量。

在这段艰苦创业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提倡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奋斗的精神，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教师陈瓞延带着两个学生在核反应堆上测试自制的堆用电离室的性能时，由于电离室与支撑物脱开，落入反应堆的水平孔道中，为抢救险情，教师在取出电离室时受到了高剂量照射，身体受到了严重伤害，被送进了医院。最严重的是教师颜俊贤，在清理生产NaI（Tl）晶体密封室的抽风机时，吸入了剧毒的化学物质铊（Tl），因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我们永远怀念他。让我们永远感谢那些在原子能事业中流血流汗，做出各种牺牲和贡献的人们。

调整和提高

  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一度过多，影响了教学质量。从１９５８年底至１９５９年初学校召开了第十二次教学研究会明确要以教学为主和在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会后全校都修订了教学计划，减少生产劳动时间，增加理论教学学时。１９６１年贯彻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及＜高校六十条＞，纠正教育革命中＂左＂的做法．核物理教研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从１９６０年初开始，全系把１９５５年入学的各０字班学制从五年制改为六年制，物０级也都改为物１级．重新安排了教学计划，增加了课堂教学和实验的学时。

为了适应六年制的要求，大大扩充了原有课程的内容，例如核物理实验方法课，过去主要是讲探测器，后来有一百多个学时专门讲实验方法。还开出了核物理实验数据处理等新课程。另外还增加了专题实验，课程设计等，毕业设计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这时还承担了培养越南留学生的任务。

１９６０年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带走未完成的工程图纸及资料。对与原子能有关的设备全部禁运，原子能事业只能靠我国自己了。这对我们的科研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例如我们正在研制的核反应堆控制用电离室，再也没有进口的可能了，如果制造不出来，就谈不上反应堆的启动和运行。如果电离室性能不可靠，反应堆无法有效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其中不但有许多技术难关要克服，还有许多在我国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高温、高压、高辐射条件下的真空密封等工艺问题需要解决。于是有关教师到处请教能人，作实验，想尽各种办法，终于完成了对反应堆控制的要求。我校的实验核反应堆于１９６４年建成就是使用我们生产的电离室。这在全国也是首创之举，因此二机部下达给我们为其下属厂生产一批堆控电离室的任务。解决了苏联封锁的难题。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１９６５年把图纸、资料全部交给了二机部专门生产探测器的工厂并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培训，使之实现了产业化。在＂文革＂期间，由于其他单位生产的堆用电离室不过关，二机部某厂又专门找到清华，要求我们为他们生产了第二批堆控电离室。

这一阶段我们认真地总结了前几年科研工作的经验，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核物理的基础性研究，无法与国外竞争，而应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需求，加强在应用方面的发展，于是开展了中子石油测井等项目的研究工作。１９６５年一个小分队还到四川油田进行现场实验。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停顿。

随着教学水平的提高和科研工作的开展，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核物理专业从１９６１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从１９６１年开始的历届毕业生，大都分配到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点单位，科研单位有原子能研究所，高能所，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生产单位有核工业部的一批直属工厂。军事单位有两弹基地，还有全国新办核物理专业的高校等等。他们很快就成为这些单位的业务骨干和领导，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突出的有：首届研究生毕业的孙祖训，后来成为原子能研究院院长，１９６３届的李惕碚于１９９７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提前抽调的物九毕业生安继刚２００５年被推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６６届的范如玉是１９９7年2月　－2003年6月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少将），６６届的汪致远是军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将），还有一些同学毕业后先在基层工作一段时间，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改革开放后被选拔为各级领导干部，例如，６６届的王少阶，是湖北省主管科学教育的副省长，６５届的张祥，曾经是外经贸部副部长，６４届的贾春旺现在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等。

＂文化大革命＂和工农兵学员

１９６６年６月至１９７０年６月，全校的教学工作完全停顿．１９６８年７月工宣队进校后，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组成＂革命委员会＂领导全系工作，把大部分教师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余下的并入试验化工厂（即现在的核能院）参加＂８２０＂工程会战。

１９７０年６月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为适应当时的情况，核物理组负责招收＂射线测量及方法＂专业学生，学制三年（实际上都是三年半），１９７２年招收第二届，以后每年一届，直至１９７６年共六届，总共毕业２９９名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一般都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和少数高中生，未经过任何考试被推荐来的，所以学习基础比较差。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曾经与原子能事业有一定的接触，例如，一部分是从防化兵和核潜艇部队来的，一部分是从核工业部下属工厂来的，从农村来的和其他单位来的，也十分珍惜来请华大学的学习机会，学习很努力。教师们也想了各种办法，让他们能听懂课程内容。为基础特别差的同学补所需基础课，用更形象，更生动的办法使他们理解物理内容等等。另一个特点就是＂开门办学＂即把同学们分成若干组，带着一些课题到有关工厂办学。教师和同学一起吃住在工厂，或工厂附近。在工厂讲课，工厂则选一些技术工人参加学习，或围绕课题的实践活动，例如，到东郊热电厂作γ料位计，到石景山钢铁厂作中子湿度计，到水泥厂作中子料位计等等。既把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推广到工厂，又培养了学生和工人。

为了能更好的满足毕业后的工作需要，还给他们开了一些新课，例如计算机课，开始时给计算机输入数据还要先在纸带上穿孔，后来才有了ＢＡＳＩＣ语言，我们就又开了ＢＡＳＩＣ语言课等。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为国家培养了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人才，记得有个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又回到学校看望老师时说：他们的工作受到了领导的赞扬，同事们称他们不愧为请华大学的毕业生，这对教师是极大的安慰。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了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和领导，例如曾任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就是１９７３年入校的射线测量专业的工农兵学员。

二．核物理专业从工物系到物理系(文革后)

路在何方？

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后，1977年后大学恢复高考从新招生。文革后几位搞核理论的教师，以及原剂量防护专业（该专业自文革后在清华停办）有关的教师都转入原实验核物理教研组，后来又从北大调来了搞核理论的孙洪州教授，这以后就不再称实验核物理而改叫核物理专业了。核物理专业从1955年建立到1977年20多年间，从无到有，建立了一套理工结合的培养方案及完整的教学体系，开设了几门优秀的专业课程，建立了很好的、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实验室和实验课，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学术界、政界表现十分出色的优秀学生。也开始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科研工作基本上围绕探测器的研制和少数核技术应用方面的题目,核结构和核反应方面的研究尚未涉及。

1978年后，全国科学研究开始升温。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国家还下决心拿出一大笔经费让各单位订购一批重要的科研设备。核物理专业的教师们认为，要开展核物理的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台很好的加速器。于是经过调研和到美国考察，决定向学校申报购买一台美国高压工程公司的2X6MeV的串列静电加速器。此申报得到了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的批准。但后来因为别的学校有人对购买这种加速器持有不同意见而未能完成订货。第二年因国家财政状况变化，原批准的申请也就作废了。

串列加速器未买成，核物理科研还要不要搞？核物理教研组的教师们，经过认真的调研和讨论，认为我们可以走以色列的路：科研不能和发达国家比设备先进、比能量高、规模大，而应走精细研究之路。何泽慧先生还建议我们：“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研究，什么条件都没有总可以研究宇宙射线嘛”。除已经参加全国核数据中心做一些核数据评价方面的工作外，大家认为还应该做一些实验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实验条件，大的设备只有一台高压倍加器可利用。极化研究在国际上刚开始起步，中子小角区散射在国际上研究的也较少。于是决定用高压倍加器开展中子极化和小角区散射两方面的实验研究工作。此时尚仁成准备到加拿大进修，也主要学习极化核物理实验。教研组陈泽民、徐四大及当时的研究生朱胜江、邓景康等人主要作极化方面的研究，齐卉荃、陈迎堂、陈振鹏等人主要做小角区散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82年在我国首次完成了一个能点的中子极化物理实验，这是我国首次极化方面的实验。稍晚一些时间，小角区散射也取得了很好的实验结果。此两项成果联合起来获得了＜北京市学术成果奖＞．高压倍加器做中子极化物理实验和中子小角区散射虽然成功了，但毕竟实验条件太差，很难用它开展太多的物理实验研究。核物理的科研如何搞？是加强物理研究向理科方向发展，还是以搞应用为主沿工科的路子走下去？核物理专业发展路在何方仍不清楚。
物理系要不要建核物理专业？

1982年学校决定复建物理系，副校长滕藤同我们几位积极主张办理科的教师开了多次座谈会。开始，他对物理系是否建核物理专业犹豫了一段时间，他担心核物理专业花钱太多，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核物理是贵族学科”，需要花很多钱才能搞得起来。陈泽民、徐四大和尚仁成等主张核物理还是应按理科方向发展。为此我们去找过滕藤几次。后来滕藤率教育部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考查，考查回来后，又把我们找去开了个座谈会。他说，他们在美国考查了十几所大学，发现所有大学无一不有凝聚态物理专业，而所有一流大学无一不有核物理与粒子物理专业。考查后滕藤下了决心在清华物理系也必须建核物理专业。

物理系成立前后，滕藤提出要“搬菩萨”的思想，新建的物理系要想在全国站住脚，必须先搬来几尊菩萨。核物理专业先后调来陆祖荫和孙洪洲等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教授。孙洪洲对核物理专业在理论方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母鸡生蛋多了自己就变廋了

核物理专业在1980年前后发生了多次分蘖，先是和核电子学分开成两个独立的教研组。后来搞应用开发的一批人也独立出去办公司了。再后来教研组主任陆祖荫又拉出来几个教师去筹建生物系了。还有几个教师转行搞固体物理去了。成立物理系时，工物系留下了几位搞外专业实验教学的教师。这样，物理系的核物理教研组就剩下不足20位教师了，其中还有几位教师离开核物理方向转去搞激光单原子探测去了。这些分出去的教师都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工作。核物理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自身的力量却大大削弱了。

奋发图强开创一片新天地

核物理建在物理系后，队伍变小了，也没有得到学校大的资助。但这支队伍非常齐心，人气旺，心气高。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物理系最重要的一支教学与科研队伍。到了上世纪90年代，清华的核物理专业在国内外都已相当活跃。当时，有理论、有实验，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研究，有纯粹的核物理也有交叉学科研究。当时的学科布局我们形容像一个人的形状。当时很强的核理论研究像人的头脑；高自旋态的实验研究与中子物理实验构成躯干；与高能物理和与原子物理相关的研究则是伸向相邻学科的两只手；检测旅客行李爆炸物和石油测井两项大的应用研究则是支撑整个躯体的两条腿。虽然没有得到多少学校的经费支持，但大家从各个渠道得到的经费已相当不少，在当时已可以算得上小康了。当时核物理的教授数是全系各专业中最多的，而且几乎每次提教授时，核物理的候选人都能排在前一、二名。

在教学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将本科生的核物理课改造为<核与粒子物理>，将长期以来学生意见较大的核物理实验方法课动了大手术，与核电子学课合并为一门<近代物理实验方法>，新增设了<激光与原子>（后来改为原子与分子物理）及<计算核物理>课。在林琴如、陈迎棠、朱胜江等老师的不懈努力下，核物理实验课开得更加有声有色，受到历届学生的赞扬。新开设了研究生的系列课程，包括<核结构物理>、<核反应物理>、<高等量子力学>与<群论>，很多毕业学生反映这些课程有相当高的水平，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很有帮助，这些课程后来基本都城为了物理系全系的公共课了。

这一段时期培养的学生出国的较多，也有不少留在国内工作。留在国内工作的目前大多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各单位的骨干或领导。比较突出的如物71班的王群书现已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科工委第21研究所所长，现任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也是该班的学生。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约有10人通过李政道组织的CUSEIA考试出国，其中不少学生在国外做得很出色，例如物01的赵志萍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当年全美国优秀物理博士论文，在MIT的张朝阳完成博士论文后回国创建立了搜狐网，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未参加CUSEIA出国的高海燕现在是DUKE大学副教授、物理系副系主任，她在高能核物理方面做出了很出色的工作，在国内外核物理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她在MIT核科学实验室工作时，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同时有7人在该实验室工作或读研，他们的工作都很出色。物11班的卢伟、物51班的邓慧等人出国时间不长，但都已在Science、Nature等重要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了。

1981年核物理与核电子学在工物系就联合申请了一个核物理专业的博士点，后来此博士点申请全国重点学科也获批准。但和工物系分开后，学校将这个博士点和重点学科留在了工物系，更名为核探测器与核电子学专业。到物理系后，我们不得不于1989年重新申请博士点。原本打算申请工科原子能类的核物理学科点，认为这样可能容易一些。但教育部学位办公室分类时弄错了，把我们放在理科物理类去参加评审了。我们希望教育部将我们改回到工科，但他们查了通讯评审结果，我们申请的博士点和博士导师都是赞成率100%，我们也就没有坚持换回工科了。1992年全国博士点评估时，刚获博士授予权两年多的核物理专业已在全国评估中排名第七（排在前面的还有两三个研究所）。本世纪初全国重点学科评估时，核物理学科已在全国排名第一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是核物理发展的全盛时期。

         几度动荡几度平息

工程物理系曾以它将核工程和核物理有机结合而知名全国。成立物理系后，核物理的主力都到了物理系，工程物理系就几乎断了一条腿。大约在1993年，时任教委主任的何东昌对清华大学副校长梁尤能谈到此事。他说核物理到物理系去以后，工程物理系的物理很大的削弱了，能否研究一下，将搞核理论的几个人留在物理系，让搞实验核物理的还是回到工物系。梁尤能将此意见通过当时校办主任的王晶宇转告核物理教研组主任尚仁成。梁尤能还直接和尚仁成谈了这件事。于是我们组织全教研组的老师讨论了留物理系还是回工物系的问题。讨论结果多数教师主张回工物系。物理系领导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他们去找了当时还很有影响力的一位前领导。这位领导说一个教研组怎么能自己讨论自己的去向呢？这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吗？此后，各方面都不再提此事了。核物理也就继续在物理系存在下来了。90年代后期，梁尤能又一次对当时的物理系副系主任尚仁成谈到核物理回工物系的问题，希望物理系领导讨论一下。尚仁成希望此事由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梁尤能表示学校不好直接决定此事。加之我们了解到工物系一些人对核物理的基础研究不太感兴趣，也就没有再讨论此事了。

        再问路在何方？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是世纪之交。核物理专业也面临新老之交的难题。老教师病的病，退的退，年轻教师留校很少。加之一部分教师向原子物理、量子信息及天体物理方向发展，使过去近20人的教师队伍，减员到只剩下三、四个人在继续搞核物理了。回眸昔日的辉煌，对比当今的凋零，不能不让人感到凄楚。加之有一种观点认为核物理是正在衰亡的学科，这对核物理更是雪上加霜。这时的核物理是否山穷水尽疑无路了？

2005年国家出于对核能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提出要恢复和发展若干相关的核专业，包括发展核物理专业。在物理系，“核物理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核物理不能消亡”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核物理是否会迎来柳岸花明又一春呢？很多人在期待着，但需要的是更多的战士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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